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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差序格局的孕育：定居基础上的共同体

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将我国传统乡土熟

人社会中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称之为“差序格局

（the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这种人际

格局以农耕定居为基础，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以

“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

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

推愈远，也愈推愈薄[1]，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

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

厚薄而定[2]，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

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附着一种道

德要素[3]（如图1）——道德粘合并维系着这个圈子

内外的人际格局，推动农村居民互动进而形成生

产生活共同体。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这

一理论，阐释了我国传统乡土社会特有的秩序、面

貌和人的行为模式，为国际社会学界所认同。

定居是差序格局形成的基础。千年农耕文明

的濡染使国人对安稳定居的社会环境有着厚重的

情结，定居亦促成了华夏农耕文明特有的社会面

貌——定居基础上成长起了血缘、地缘、业缘等亲

疏有别的生产生活共同体。以农村这种小型社区

为基础，一般农村的社会关系，大多囿于血缘关

系，在一个微型农村社区里的人们非亲即故，他们

守望相助，患难相恤，同村的邻里间交往频繁，都

较熟悉[4]。但相互之间熟识水平并非一致，农村居

民基于血缘、地缘、经济状况、政治地位、知识文化

素养等差异，孕育出庞杂的乡土社会关系网络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仰赖于差序格局所承

载的人际关系

之生熟，关系越

亲密就越有可

能被中心成员

用来实现其实

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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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机械地居住；在定居基础上促使了人与人之

间、家庭与家庭之间形成生活共同体。以己（家

庭）为中心，形成的亲疏远近不同层级的熟人关

系，首先是信息传递的载体。这种信息传递，不囿

于农村社区管理中的文案行政信息的传递，还表

现为农村成员之间家长里短的沟通交流。从血缘

到地缘、业缘，随着亲疏不同层级的变化，信息传

递的内容和多寡亦会发生变化。血缘搭建起绝对

信任的最为亲近的层级，所传递的信息往往是家

庭成员之间最为真诚可靠的内容，具有不可替代

性。由居住区域远近形成的邻里地缘关系，所传

递信息则相对有限，家长里短、村内事务都能成为

信息交流的素材——地缘之间的信息传递往往也

是农村居民了解国家相关政策的重要途径——在

传统乡土社会中，限于信息传播技术的滞后，促使

地缘之间的信息传递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地缘

关系实现了“己（家庭）-农村社会-国家集体”之间

的信息互动。差序格局熟人社会中向外递推较为

疏远的业缘关系，是熟人法则和陌生人法则的分

界线，业缘内农村居民之间的熟识程度已相对薄

弱，其所传递的信息往往局限于所共知之事或生

产性事务，信息量是属绝对有限。

（二）差序格局是互助载体

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并未止步于信息沟通，

它能够进一步实现农村居民生活共同体的深度粘

合——差序格局亦是互帮互助的载体。血缘凝结

而成的家庭血亲关系是人与人之间互帮互助的核

心支撑，个人的柴米油盐、家庭的大事小情乃至宗

族血亲的人伦事务、婚丧嫁娶、陷困求助等，都能

从血缘所缔结的最为亲近的这一层级中获得最原

始、最贴近、最真诚的帮助，这种帮助带有主动天

然的伦理性色彩；且帮助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互

动的，进而凝结为长久性的互助有机体，从信息性

辅助到物质性扶助，这种互助使个人（家庭）能够

有力地处理一些困难。血缘之外的地缘互助，同

样在农村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远亲不如近

邻”是邻里地缘互助的生动诠释。邻里地缘互助

是农村居民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非血缘互识的道

义性帮助，在这一层级中，互助的范围不若血缘广

泛，但仍能够实现人与人、家庭与家庭之间实利性

协调帮扶，在一些需要应急反应的事件中，地缘能

够发挥较血亲缘更为快捷的帮助效果，农村邻里

关系的融洽是一个家庭单位得以较好立足的重要

基础。而业缘在互助中，则带有选择性和随意性

的色彩，这种互助是短期和暂时的，相较于血缘和

地缘，其互助效果大为降低。

（三）差序格局是道德载体

从信息传递到互助抱团，传统乡土社会中的

差序格局最终凝结成农村道德的载体。信息传递

和互助抱团的核心是双向互动，这意味着在通常

的社会活动中，个人和家庭的付出往往能够得到

同等的回馈，这种回馈在特定情况下甚至会超过

付出的成本。农村成员之间和家庭之间，既形成

了相互制约的共同体，也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共同

体，最终促使传统乡土道德规则的诞生：与人为

善，尊尊亲亲——以血缘为支撑的家庭道德、以地

缘为基础的邻里道德、以业缘为平台的社区道德

都能够有效运行起来——五伦关系规则得以确

立。与此相对，大社会的普泛规则却在这一熟人

社会中，难以伸展开来——每个人（家庭）都有与

之力量相匹配的差序格局，每一个这样差序格局

圈子在农村内部中不断交融，形成了乡土社会特

殊的道德形态：道德是在熟人社会中形成并发育，

道德的运行须依赖于熟人社会的存在；在大社会

的普泛规则之下，这种存续于熟人间的道德往往

演变成一种小团体主义，甚至会制约了大社会普

泛规则的运行——在差序格局之外，道德的制约

和互动能力大为减弱，农村居民的行为方式会发

生相应的调整，陌生人规则开始出现，信息传递和

互助协作都极为有限，形成不易信任、扶助难求的

局面。差序格局所建构的是道德共同体，尊尊和

亲亲的等级制差序格局在这个方面的作用是毋庸

置疑的，其基于五伦和地缘的压力为传统中国人

的逐利行动设置了直观的道德边界，维持了家庭

和地域社会的相对稳定[5]。

通过差序格局中血缘、地缘和业缘等的相互

作用，农村中的“己”（家庭）成为传统农村社区中

的有机一员——在信息互动、互帮互助中，“己”

（家庭）对于社区的价值得以彰显，“己”（家庭）的

存在意义得以确立，进而形成一个粘合度较高的

有机农村社区，并在这种社区中生长出我国传统

乡土社会的“社区精神”。

二、疏离：人口流动导致差序格局日渐式微

乡土社会本身是抑制流动的；在社会发展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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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缓慢的背景下，改革前中国农村具有较高凝固

性和同质性。农民这种单一的职业构成了一种刚

性结构，一个人一旦获得农民身份，一般终身为农

民[6]。在相对稳定的农耕定居的生产、生活模式之

下，农村居民结成生活文化共同体、价值认同共同

体。“安土重迁”是国人鲜明的民族性格；流动带来

的不可控因素导致流动人口的未来发展预期具有

很强的不确定性，流动往往是国人在不可抗力的

影响下做出的不得已的选择[7]。在传统乡土社会

中，人口流动意味着通过农耕生产解决生计问题

的这一模式之暂时性终结，使农民面临生计上极

强的挑战，同时意味着在乡土社会中由己（家庭）

为中心构建起的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的差序格局

面临全盘尽失的风险。

流动创造活力。在经济社会急剧变革的背景

下，流动是发展的必然——流动实现了资源的优

化配置，虽同样面临不确定性和新的挑战，但更多

指向积极侧变化。农民长期务农积累的原始财

富，消减了流动风险；以农业机械化为重要特征的

农业现代化，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了农业

生产对农民手工活劳动的需要；政策的调整变革

放开了农民进城务工的诸多限制，降低了流动门

槛；城市完备的公共服务和较为优厚的待遇，激发

了农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经济转型和工业化以

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飞

速发展，产生了巨大和持久的劳动力需求；沿海地

区和大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最先完成人口转变，

长期的低生育率导致新生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

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又需要大量年轻劳动力；诸多

因素共同推动了人口的流动[8]。

从传统乡土社会的农村居民到当代剧烈变革

城市的进城务工人员，流动人口身上的经济活力

被激发出来，在社会化大分工背景下，他们改变了

传统农耕生产的模式，融入城市经济结构中成为

其一份子；与此同时，流动人口丧失了其原有乡土

社会结构中天然形成的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在

城市的社会生活中，流动人口成为原子化的孤立

人（家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一）流动导致血缘亲情关系疏离

人口流动使流动人口原有血缘关系面临巨大

挑战——以个人为主体的个体流动、以情缘为主

体的夫妻流动、以血缘为主体的家庭流动对原有

差序格局的血缘亲情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导致

血缘亲情关系疏离。

以血缘为基础的信息交流、互帮互助、道德情

感慰藉是差序格局最为核心的圈层，依靠血缘搭

建的家庭生活共同体，是信任的基础，互助的源

泉，情感慰藉的核心。流动导致家庭血缘撕裂疏

离，原有家庭功能因为流动不断减损，家庭功能的

弱化带来了家庭危机，并衍生社会危机。以个人

为主体的个体流动面对的是背井离乡的苦楚与城

市社会的陌生，其差序格局是完全断裂的，血缘关

系中父母亲情、婚姻情缘、亲子天伦都面临巨大的

不确定性。以情缘为主体的夫妻流动虽仍保持婚

姻情缘，能够维系相应的信息交流、互帮互助、情

感慰藉的功能，保留了部分家庭内核，但仍是不完

整的——父母亲情和亲子天伦依然被隔离出来，

衍生出“空心村”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问题。以

血缘为主体的家庭流动是整个家庭从农村乡土社

会的剥离，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家庭血缘，但同样存

在血缘的疏离：小家庭之外的父系宗族和母系姻

亲依然被割裂出来，传统的宗族血缘和母系姻亲

难以为继。

（二）流动导致地缘邻里关系瓦解

地缘是农村生活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的重要

支撑，维系着农村乡土社会的传统生活习惯和价值

观念，这一共同体也孕育并推动着农村乡土社会道

德的运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熟识，不仅能够换来

彼此之间信息交流互通，实现互助协同和情感慰

藉，还能够一定程度规避人性之恶，实现相互监督

——地缘关系的存在，使农村乡土社会在互动中互

利，在互动中相互制约；乡土社会通过地缘搭建起

了具有“社区感”和“相互关怀”[9]熟人社会。

人口流动不仅考验着血缘亲情，也直接促使

农村乡土社会地缘邻里关系的瓦解，使“社区感”

和“相互照顾”的熟人社会瓦解。地缘的缺损，意

味着农村乡土社会生活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消

失：首先是地缘邻里关系之间良性互动的缺失

——信息交流、互助协同、情感慰藉不复存在，使

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就面临一个繁华却疏离的境

地，难以在短时间内构建较为稳定地缘邻里关系，

难以形成对城市生活的认同和融入；其次流动使

地缘邻里之间相互约束监督机制缺失，外在道德

约束环节崩塌，导致部分流动人口在缺乏地缘熟

·· 53



2018年第1期 第39卷

Vol.39 No.1（179）2018

Northwest population

人监督的情况下，容易铤而走险，触及社会道德和

法律底线。地缘邻里关系的断裂，意味着流动人

口在农村社会所维系的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面临

瓦解；经济驱使是其选择流入城市的核心动力，但

流入城市也需流动人口付出巨大代价，其需面临

巨大的挑战和重组，尤其是差序格局的瓦解给其

带来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巨大挑战并重组有机

融入，不仅是流动人口，亦是整个社会所需面对的

问题。

（三）流动促使业缘关系不断强化

进入城市环境中的就业者所面临的，不再是

单一的、均质的和稳定的农村社会关系，而是复杂

的、异质的和多变的社会关系网络[10]。农村居民流

入城市成为城市建设者，其原有血缘、地缘关系不

断被剥离的同时，业缘关系则不断被强化。在务

工单位通过现代制度形成较为稳定的正式职业关

系，明确相互之间的责任与权利义务，体现了现代

契约精神，建立了现代契约制度——从这一角度

而言，这是对传统乡土熟人社会弊端的消解，是现

代化的重要体现。业缘关系是流动人口融入城市

的窗口和载体，但业缘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带有正

式制度的性质，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地缘关系的特

质在业缘这种正式制度中，难以存在生长，给流动

人口融入城市带来新的挑战。

业缘范围内的信息交流、互帮互助极为有限，

但又是必要的。业缘关系深入发展的基础是建立

高度信任的熟人关系，然后从陌生人到熟人的这

个过程，将业缘层级不断拉近成为“信任-依赖”关

系面临诸多挑战。流动人口进入城市本身就带有

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人与人之间不断交流磨合，

拉近信任关系，需要时间和实践的不断打磨。业

缘关系亦是流动人口的客观需要——即使有着充

足的血缘、地缘关系，业缘仍旧是重要的有机补

充；流动人口进入城市需要借助业缘关系满足其

内心信息交流、互助协同的需求，尤其在血缘、地

缘关系严重缺损的流动人口身上，业缘几乎是摆

脱陌生疏离，寻找情感慰藉和融入城市生活的唯

一途径和载体。

三、结缘：吸收差序格局的合理内核，助力流

动人口有机融入城市

人口流动是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社会转型

的必然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差序格

局的熟人社会是传统农耕文明中乡土本色的延

伸，是中国传统乡土文明孕育出的客观的社会结

构和形态；其在千年的孕育发展中，集聚起强大的

经济和精神内涵，影响着国人的行为方式；虽然工

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在不断消解传统农耕文明的生

产和生活形态以及价值观念；在剧烈的社会变革

中，传统乡土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中的部分因子

难免经受不住现代文明的颠扑，走向消逝——这

是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差序格局中社

会生活和价值共同体与当代社会是一脉相承的

——有必要借助其合理内核，推动流动人口有机

融入城市生活，助力以人为本的城市化，促进流动

人口成为城市有机成员，改变其机械般嵌入城市

生活的状态。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

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

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差序格局的合理

内核就在于凝结起依靠个人（家庭）驱动的社区支

持网络和社区成员的有效协调机制，天然地成为

人与人社会关系富有韧性和张力的互动载体——

并且这种互动更多向积极侧发展，为农村居民带

来实利——这一建立在血缘、地缘、业缘等基础上

的社会结构，其信息传递、互帮互助、情感慰藉等

实利性效果能够为现代社区治理所吸收，成为社

区治理逻辑的重要部分，并有机嵌入于城市社区

的管理体制中，消除融合障碍，推动城市社区居民

结缘。城市社区是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生活载

体，推动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借力差序格

局中的有机环节，注重正向的信息辅助和积极帮

扶，优化相应的中介机制，从流动人口自身的能动

性融入和所处社区的主动性关怀出发，推动流动

人口之间、流动人口和本地人之间充分结缘，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融入城市生活，在城市社区中搭建

起新的生产、生活共同体。

（一）参与与互动：流动人口的能动性融入

传统乡土的熟人社会促使中国人热衷于搭建

从属于自身的关系网络，以为其实现信息交流、互

帮互助等目的；这种网络不仅是人自身的主体性

需要，亦是人融入所处社区的社会性需要。流动

人口所带有的这种烙印会推动其不断发挥主观能

动性，融入社区新的生活环境。城市社区是流动

人口进入城市的居住、生活场域，通过参与社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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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在与社区居民和组织的互动中，流动人口能有

机会被社区成员认可接受，成为社区中有机的一

份子，结成新的地缘关系。

流动人口能动性融入社区，首先表现在对社

区组织的融入。社区作为一地居民的共同生活场

域，社区组织起到联结和纽带的作用。这里的社

区组织包括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和社区管理的

相应自组织。在同社区组织的事务性交往中，流

动人口能够不断发挥主观能动性和社区组织进行

各种各样的信息沟通和事务处理，这一过程中能

够集聚起流动人口对城市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在当下社区组织体系中，创造条件发挥流动

人口的能动性，如改革城市社区自治制度，打破基

层组织的户籍壁垒，主动吸纳非户籍人口中的代

表成为组织成员，推动其成为城市社区治理中自

我管理的有生力量，依靠他们的力量整合流动人

口，改善流动人口在权力分配结构中的位置。在

一些社区居民形成的自组织当中，流动人口主动

参与到志愿服务和社区事务管理当中，逐渐培育

流动人口的社区主人翁精神，有利其有机融入新

的生活环境。这就格外要求现代城市社区的各类

组织，在流动人口主动接触并寻求相应信息或事

务性帮助时，提供畅通的政务环境和组织环境。

流动人口能动性融入社区，核心在于和社区

居民在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形成有机共同体。流动

人口和社区居民因共同的居住区域而有进一步结

为地缘关系的可能性——地缘关系的生长是社区

精神形成的基础。从面对冷冰冰的钢筋水泥到凝

结成为守望相助的共同体，社区居民之间的能动

性接洽和认同，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地域、身

份认同及市场因素会加剧社区群体的区隔状态，

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的居住隔离乃至交往疏离有

可能成为常态，阻碍地缘关系的塑造。创建和完

善社区居民的共同生活空间，加强小区公园、社区

体育馆、社区图书馆、社区便利店等此类中介场域

的建设，创建更多的空间和平台促使不同的社区

居民相识与相知，在共同的文化、生活圈子通过人

际交往的自然互动有效形成稳定的地缘关系。流

动人口从认识左邻右舍到结识社区居民，生活中

大事小情都能成为双方参与与互动的载体：如男

性居民在闲聊时递上的一支烟；女性居民在接送

儿童时交流教育心得等东家长西家短之类的信息

交往——这实现了从陌生人到熟人转变的巨大突

破。在后续的交往中，互帮互助能够维系邻里关

系的稳定和发展：如邻里帮忙照看儿童；相互协助

处理社区事务等，虽是细节，但就在此中形成稳定

的地缘关系。在地缘的进一步的发展中，社区居

民的粘合度进一步提升，通过互联网媒介易于形

成常态化联系；在重大的社区事件中，互联网缔结

起社区居民的信任和互惠网络，成为社区精神孕

育的平台，有助于社区共同利益机制的建构和社

区共同生活质量的提高，成为社会资本重构和培

育的新兴力量[12]。

（二）帮扶与结识：城市社区的主动性关怀

城市社区和流动人口的高效互动，是助力流

动人口融入社区的重要推动力。城市社区主动提

供必要帮扶，推动社区和流动人口“结缘”，是服务

流动人口的切入点和开展工作的突破口。流动人

口的融入需依靠自身意愿，同时也需要本地社区

的尊重、认同和接纳。其中，社区本地居民、社区

各类组织是社区的“主人翁”，需承担起维护社区

秩序的责任，展现城市社区对流动人口的主动性

关怀，避免出现流动人口与本地社区格格不入的

社会排斥：

社区各类组织主动性帮扶，提升流动人口的

“社区感”。通过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

方式促进流动人口的融入与发展，需要不断完善

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13]。流动人口自身差序

格局缺损断裂，就需要社区组织进行必要的帮扶，

如信息供给、政策供给和便民服务供给等拉近社

区和流动人口的距离。首先是信息缺损的弥补

——社区可开展具体的专项活动，拓展流动人口

的信息获得渠道，如提供求职和婚恋信息等；这其

中血缘亲情的弥补是首要的。如在一些地区的实

践中，当地政府推动电信运营商免费为流动人口

开通“我爱我家”手机通信业务和周末免费通话业

务，创造条件刺激流动人口和家人取得信息联系，

增益情缘纽带。在现实的实践中，应注重现代通

信技术的运用，如免费提供“亲情流量”，通过语音

视频等方式，凝结流动人口血缘亲情，彰显现代社

会温情。其次，应着重创造条件促使以家庭为单

位的流动，保证血缘亲情的聚合。应不断优化民

工子弟小学建设和积分入学条件，提供多种场域

保证随迁子女能够拥有良好健康的成长环境；应

·· 55



2018年第1期 第39卷

Vol.39 No.1（179）2018

Northwest population

着力健全房地产市场和公租房建设，有力推动“租

住同权”，保障流动家庭从安居定居到结缘。再

次，以现有社区为载体进行社区地缘的培育和塑

造，形成新的地缘关系，社区组织可作为重要补

充。如完善社区便民服务，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

适应性：定期举办社区文娱活动，吸引社区居民参

与；建立一站式政务平台，解决基本的服务诉求，

如技能培训、证件办理；开通权益保障与投诉渠

道，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保护流动人口的权益；为

流动人口子女提供教育培训、临时照看的场所；为

流动人口家庭的年长者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等。

最后，现代社区在关怀帮扶流动人口过程中，应注

重流动人口的政治诉求，如降低社区的各类准入

门槛，吸纳流动人口入党并参与到基层管理当中，

进一步提升流动人口的社区主人翁精神。

社区居民主动性关怀，与流动人口形成新的

地缘。差序格局是在互动的前提下结缘，在结缘

的基础上进一步互动。流动人口的能动性融入是

其融入城市社区的前提，而社区居民的主动性关

怀与良性回馈，则为形成社区有机共同体奠定基

础。在日常的点滴小事中，如介绍对象、职业互

动、矛盾调解等，抑或是在社区居民的集体性活动

中，如广场舞场域的居民互动关怀，推动居民之间

逐渐形成信息沟通和互帮互助的整体——这一过

程自然而然。

（三）充实业缘：流动人口融入社区的重要补充

流动促使业缘关系不断强化。持续稳定的业

缘关系是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重要依托。流动人

口共同的职业背景使其有充分粘合的可能，从简

单的行业交流发展到正向全面的互帮互助，同行

更易于走向“同心”而结缘——这种以职业为连接

纽带的业缘关系在现代社会的分化交往中地位越

来越突出[14]。首先，业缘使流动人口之间基于共同

的工作属性有相似的对话平台，信息交流更为有

效；其次，业缘关系往往产生于地缘关系——共同

的籍贯和文化渊源有助于互信选择，使流动人口

的业缘形成更为天然；再次，共同的工作场域和环

境推动流动人口之间不仅形成工作共同体，更在

此基础上形成生活和价值共同体；最后，现代职业

有助于业缘的易接触性和共生性，有利于业缘关

系的进一步发展巩固。

业缘关系是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区的有益补

充，充实的业缘有利于流动人口形成良性共进和

相互督促的人际关系。依靠现代信息技术建立的

“老乡群”、“工作群”“校友群”等，是业缘互动的有

效形式；摆放电视机的城市社区小商店门口，则成

为流动人口聚集的生活休闲场域；周末共同的娱

乐消遣，消解了流动人口的孤独和疏离感。借助

多种媒介和载体，拉近业缘之间的互动互助，使业

缘关系成为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有益补充。

总而言之，流动人口本身所带有的差序格局

虽然在流动过程中出现了缺损和断裂，但差序格

局的烙印还能够推动其不断发挥能动性融入新的

社区环境和生活。流动人口不仅是城市的建设

者，还是城市的主人翁，更是所属社区中的有机一

员；在城市社区中，借助现代社区治理方式，推动

流动人口形成新的差序格局，他们承担的不仅是

为谋生的经济角色，亦是有着自身情感情缘诉求

的社会角色。考量他们的诉求，对于更好地建设

城市社区并培育社区精神有着至关重要的参考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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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emography has a rapid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However，we lack the hackling of the context and status of
demography.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bibliometric to summarize the law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time evolution of
demographic development in a same scale，and the perspective of demographic research in different scales. It is found tha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emographic development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conomic level in global scale. At the same
time，it could be concluded that the year of 2000 is an important watershed in global demography by data analysis. And the
perspective of demographic research is not the same in different scales. Most of the researches in China are based on the tra⁃
ditional population problem，while the world demographic studies are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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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紧密相关。而世界范围内人口研究的视角多是

从生态学和种群角度出发，以数学和统计学理论

为基础，更加注重定量分析。

根据上述结论，我们应当认清我国人口学发

展同世界人口学发展的差距，参考世界人口科学

的学术前沿去做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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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Integ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from Alienation to Attachment in the Visual Threshold of the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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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s regarded as a dynamic individual under the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
quence，and the problem of urban community integration with the community citizen spirit is researched. The pattern of dif⁃
ference sequence in the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is the life and value community of organic interaction within the rural resi⁃
dents ，which has left ineffaceable mark o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pattern of population flow，the
floating population has become an isolated atomized individuals in the city.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urban gover⁃
nance，it is necessary to cultivate the modern sense of community spirit. Therefore，we should absorb the reasonable kernel
from the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starting from the active integr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active care of
city community，to promote the organic interac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city community，from alienation to coopera⁃
tion，helping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o better integrate into the city community.
Key words：The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Urban community；Community；Interaction；Floating population；Community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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